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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感言

201 3年1 1 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十八洞村同
村干部和群众座谈时首次提出“精准扶
贫”的重要理念。我意识到，这将是未
来一个时期我们国家的重要战略和重
大行动。作为从事现实题材创作的作
家，要主动投入到时代的大潮中去，创
作出反映时代风貌的文学作品。201 5
年3月，我向河池市委报名到广西罗城
仫佬族自治县黄金镇寺门村担任扶贫
工作队员。当年10月，我被任命为寺
门村党支部第一书记。驻村两年时间
里，我切实挑起担子，扑下身子，真正进
入到第一书记的角色中去，和乡村干
部、驻村工作队员一道亲身参与了脱贫
攻坚全过程。

驻村让我看到了脱贫攻坚的真实
场景，也看到了精准扶贫的复杂性和艰
巨性。贫困户尚未确定时，我在村里见
到的是一种眼神；贫困户确定后，我看
到了两种甚至是三种以上的眼神，这些
眼神常常令我彻夜难眠。

驻村让我看到了第一书记的真实
形象。他们有的辞别娇妻幼儿，有的把
父母托付给亲戚邻居，毅然奔赴脱贫攻
坚第一线。他们没有双休日、节假日，

连吃饭时都要打着电话，汇报一个又一
个数据，回答一个又一个问题。他们用
心做事，倾情为民，为群众铺路搭桥、盖
房蓄水。他们帮助贫困户就业找门路，
自己的配偶却可能还在家待业。他们
一年难得见到父母，却天天见到帮扶
户。他们把村里当作自己的家，把驻村
工作当作家务事来做。有的驻村第一
书记、工作队员因为意外事故、劳累过
度永远长眠在脱贫攻坚的阵地上。他
们是新时代可亲可敬的一个群体。

驻村让我看到了精准扶贫给深度
极度贫困地区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巨大
变化。“两不愁三保障”在贫困山区生根
开花结果。山区群众祖祖辈辈的愿望
终于得到实现，人民群众发自内心地感
谢党和政府。

脚上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积淀多
少故事。两年驻村激发了我书写《驻村
笔记》的创作灵感，丰富了我的创作素
材，拓宽了创作视野，拉近了与人民群
众的感情，思想上得到了洗礼，艺术上
得到了提高。今后，我将按照习近平总
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的
要求，更加自觉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不断创作出更多群众喜爱的精品佳作。

红 日
本名潘红日，男，瑶族，1963

年生于广西都安。河池市文联党
组书记、主席，广西作协副主席。
著有《述职报告》《请君入席》《回
来》《补粮》等。

获奖感言

拙作《舞动的木偶》荣获第十二届
骏马奖，倍感荣幸。感谢中国作协、国
家民委以及所有的评审委员！

19岁时发表了处女诗作《歌唱社
会主义祖国》，至今已过四十余载。如
果从事别的行业，说不定早就轻车熟路
了，可是文学创作却是越写笔头越沉
重，各种艰辛唯有自知。

长篇小说《舞动的木偶》刻画了一
群最易被社会冷落和遗忘的底层弱势
群体如何在困境中学会破茧重生的奋
斗历程。主人公“木偶”从小不知父母
是谁，但她却执拗且不懈地追寻自己的
过去，一步步靠近“生我者是谁？”“我到
底是谁？”等问题，并力求寻得答案。这
既是“舞动的木偶”的出发点，也是她最
后的归宿。小说真正的意图在于还原
木偶作为健全人格的生活，并以此探究
人类存在的生命根源。

我不知道世上是否存在地狱，但通
过自己的小说，我不断体验“地狱般”的

试炼。我喜欢通过死亡阐释生命。“未知
死，焉知生？”生命正是因为死亡的考验
而显得更加高贵和闪亮。在我们身边，

“生不如死”者多矣。而帮他们挖掘活下
去的理由，为他们暗淡的生命增添哪怕
一缕的亮光，我想，这就是小说家的责
任所在。

对我而言，写作与其说是一种职
业，毋宁说是旨在燃烧生命的一种手
段。在为自己的文学局限性而感到无
为无助时，我曾感到不亚于死亡的绝
望。可是，这种绝望又逼迫我重新拿起
笔来。小说教会了我战胜绝望的方
法。只有在写小说的时候，我才会真
真切切地感到我是活着的。写小说，
就是同小说中的人物一同体验人生。
除却与人同悲，当我实现了现实中无
法实现的梦想时，会沉浸在巨大的喜
悦之中。

再次感谢给无名的“木偶”以骏马
奖荣耀的主办方和各位评委。

许连顺
女，朝鲜族，1955 年生于吉

林延吉。延边作协原副主席。著
有长篇小说《无根花》《布谷鸟声
声啼》《谁曾见过蝴蝶的家》等。

梅 卓
女，藏族，1966 年出生于青

海。青海作协主席。著有长篇
小说《太阳部落》、小说集《人在
高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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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荣幸能够获得这个珍贵的奖
项！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荣誉，
是我从事文学创作30多年来的重要路
标。首先要感谢评委会，是你们宽广的
胸怀包容了这部作品的不完美，你们善
意的肯定给予了我前行的力量和勇气，
必然激励我继续坚守脚下丰饶的土地、
葆有文学初心和理想热忱，也必然鞭策
我积极积累创作经验，在这条艰难但又
幸运的道路上继续向前。中国作协一
贯重视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我们是受
惠者，得益于这个伟大时代的蓬勃发
展，得益于这个“作家之家”每一位成员
的辛勤付出。

感谢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的传
承，我从中汲取了营养，拓展了创作空
间。《格萨尔王传》代表了古代藏族民间
文化与口头叙事的最高成就，被誉为

“东方的荷马史诗”，由于在青藏高原活
态传承了上千年，反映了藏族历史文化
的多样性与深厚度，于2006年列入中
国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2009年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名录，为人类文明提供了一个杰出的口
头表达艺术的生动鲜活的样本。尤其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多次在不同
场合强调《格萨尔》是“震撼人心的伟大
史诗”，在看望说唱艺人时强调“党中央
是支持扶持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和传承的”。这给予了我很大的信
心，文艺工作者都有责任传承、弘扬、表
达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厚的文化
底蕴。

感谢青海的山山水水，我在这里出
生、成长，这里是我的家园，也是我精神
上的原乡。青海据三江源头，扼生态屏
障，也是格萨尔传唱的核心区，其中尤
以阿尼玛卿雪山为最，这里依然保持着
原生的样貌，“神山圣水”的观念深入人
心，人们爱惜山水，视它们为神仙眷侣，
是有着男女性别、爱恨情感的生命体，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相存相依，生态、生
命、生存之间良性循环，与“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环境保护思想、正
能量精神的弘扬高度契合。文学应该
观照到这样的身边现实，挖掘传统文化
中生生不息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维护生
命共同体意识，更好地服务于当下。

再次感谢各位领导和师友，祝福吉
祥安康、扎西德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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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民族，都是在漫长的历史
长河中逐渐形成了自己富有特色的文
化。而每个民族的文化，如同苍茫大地
上奔流的一条条江河，有的渐渐变成了
涓涓溪流，有的奔流不息，欢唱着生命
的赞歌，滋润着两岸原野，焕发着无穷
的魅力。蒙古民族是有着灿烂文化的
优秀民族。我在文学创作道路上，犹如
一匹蒙古马在辽阔无边的草原上驰骋，
追寻心中的梦！苦苦探索自己民族文
化的灵魂，试图解读出完美的答案。

蒙古人心灵的底色是什么样的？
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好多年，又困扰着
我到底要用什么视角来表达它。在人
们的想象里，草原是那么的浪漫，实际
上草原是寂寞的，也是孤独的。牧人们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生活着，追寻着
属于自己的那份爱和快乐，从不奢望什
么，包括对大自然也从不过度索取，又
那般爱护每一片草场、每一条河流、每
一汪湖泊，认为这一切都是苍天和大地
的恩赐。只有你的心与这片草地紧紧
贴在一起的时候，对游牧、生命、自然、
生长的认知，才开始有一点一丝的感

悟。长篇小说《青色蒙古》以科尔沁草
原上潮尔沁（演奏马头琴说唱的民间艺
人）世家三代人为主线，浓缩了清朝初
期科尔沁蒙古人近百年的历史和心灵
世界，笔下的人物仿佛带着那个时代的
风尘一一跃然纸上，我也自然而然地走
进了他们的生活，体验着他们的情感，
体会着生命的价值。蒙古民族既是一
个英雄的民族，也是一个忧伤的民族。
战争、人性、命运、爱情，几乎牵连着每
个家庭、每对相爱的男女，比如对命运
的抗争与顺从、对爱的无所适从等等。
最终，主人公纳钦梦见了神驹雪白马，
上苍恩赐他一把琴杆上戴着马头的琴，
他几乎用了自己一生坎坷的经历才拉
响了这把马头琴，命运的旋律中诉说着
千千万万蒙古人的心语：渴望永远的和
平、安宁、自由、爱情……

文学表达上根植于蒙古族悠久的
传统，内容上根植于伟大祖国灿烂的
发展历程，这是我孜孜不倦的创作
追求。这次获得骏马奖，让我登上了
自己文学道路上的高峰，遥望山外的
山更高、天空更辽远。

海伦纳
男，蒙古族，1958年生，内蒙

古科尔沁左翼中旗人。内蒙古作
协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遥远
的腾格里》《金雕拓跋珪》《蔚蓝的
科尔沁》等。

长篇小说

中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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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评委，让《骑马周游世界》乘上
了真正的骏马，去周游更广阔的世界。
这次获奖，对于业余从事20多年短篇
小说创作的我来说，至关重要，让我从
此有了体面，可以放心地以作家自居，
并将心无旁骛地坚持我的写作了。

《骑马周游世界》是一本民族色彩
鲜明的小说集，它与我的个人经历紧密
相连。我生于科尔沁蒙汉杂居之地，童
年时便丧父失母四处流落，青年时又辗
转大兴安岭、赤峰、呼和浩特等地，最终
来到呼伦贝尔。这是横跨北方草原、森
林、沙海的广袤边陲，亘古便有多个北
方少数民族生活其上。神秘的萨满教，
天人合一的自然哲学，古老残存的游牧
与狩猎文化，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人
与自然、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与冲突，都
在此错综交融。面对这片阔大的土地，
我显得那么渺小、卑微，就像一个流浪
的拾荒者，只有俯卧在文学的马背之
上，任其驮行，到处去捡拾人们走过的
身影和遗落的碎片……

这些散发着北方草原沙尘气、密林
深处松脂味儿的故事，它们有的指向人

与自然的紧张关系，有的在回望蒙古人
长调般的游牧生活和那些深沉而忧伤
的过往；而更多的篇什却试图描摹一个
民族的内心，忧患于她的未来。当寻找
羊群的哥哥巴根那最终变作了一只羊，
带领走失的羊群走向更远方；当一个客
死他乡的骑手亡灵归来，他要开口说
话，讲述他见到圣主双骏的遭遇，告诉
世人，蒙古人的神驹仍在……但这些貌
似诡异抑或匪夷所思的情节并不是小
说的目的，掩藏在魔幻、荒诞的外衣之
下的，该是泥土般的质朴生活、刀锋般
的现实主义，以及对这个世界煞费苦心
的寓言、象征和隐喻。

这是我多年以来对于短篇小说艺
术的不懈追求。在我看来，短篇小说就
像一条条布满雾气的纤细支流，读者自
己会拨开层层云雾，见到它们蜿蜒爬行
的样子。而前方它们即将一泄而入的
那条大河，会带给你忽然的宽广与源远
流长。所以我愿意用溪水般纯净的语
言和九曲回肠的意境，努力涌向宽阔的
河流，直到接近梦中的大海。那是文学
的大海，春暖花开的大海！

海勒根那
男，蒙古族，1972 年生于

内蒙古科尔沁。自由撰稿人，现
居内蒙古呼伦贝尔。著有短篇小
说集《到哪儿，黑马》、诗集《一
只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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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兴《西南边》获得第十二届全
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谢谢评
委！

“西南边”特指我的老家凉山，它
掩藏在山重水复之处，历来少人至，其
风物人情也少人知。

明清以降，至1949年，凉山彝区
各方以土司、头人为号令，自我封闭，
更与外界相隔离。人类学家、藏学家任
乃强先生1932年曾借用元代戏曲家
关汉卿的“铜豌豆”，形容凉山彝人为

“中华民族之铁豆”，其实也是在遗憾
自己不能像进出藏族地区那样，自由
进出凉山彝区做社会调查。与任先生
同时期的马长寿、林耀华先生历经艰
险，全靠在凉山彝区一站一站的保头
接应，才完成了自己有关凉山彝族社
会历史的田野考查。而一般商旅进凉
山之难，用“难于上青天”作比方，一点
也不为过。

凉山解放，民主改革，藩篱尽拆，
凉山与内地、彝族与汉族等民族密切
接触、互动，凉山彝族社会更加密切地
融入国家政治生活，推演了半个多世

纪以来数百万不同背景的边地居民在
心理上和文化上的碰撞和融合，个人
的命运、民族的前途因此更加生机勃
勃。这也是成长于这光荣年代，包括我
在内的边地人的幸运！

17岁，我离开凉山老家，北上读
大学、生活、工作，凡40年。其间，行迹
远至西藏十余载。同期，也创作、出版
有西藏题材的长篇、短篇小说。

但纵然时空相隔，凉山都不曾离
开我哪怕须臾，她是我生命的缘起、情
感的依托。岁月流不走的记忆、前行的
脚步，那些深怀冷傲、倔强，却掩不住
奔放、幽默的族人，无论彝族、汉族，还
有他们的人生，带着大时代巨变的深
远回响，那激荡的、传奇的、英勇的、赫
赫声名的、深情的，还有机智的，甚或
狡黠的，何其珍贵，犹如珍珠。从1980
年代后期至今，他们串联起我对老家
的文学表达。

反过来也可以说，是家乡在激励
我，在对她的回望、怀想中，文学的翅
膀由此展开。最后，我还要对《收获》杂
志社、长江文艺出版社说声感谢。

冯 良
女，彝族。1963 年生，四川

凉山人。中国藏学出版社原副
总编辑。著有长篇小说《西藏物
语》《秦娥》、散文集《彝娘汉老
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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